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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黄熊教授
○黄  培

父亲黄熊（1922—1981）离开我们已

经很多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清

晰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他对事业孜孜不

倦的追求一直激励我们奋发进取，他独

特的人格魅力成为培养我们道德情操的范

式。父亲是我童年时期的偶像，少年时期

的榜样，青年时期的师友。

考入西南联大

父亲1922年出生在香港，祖籍广东南

海。祖父黄仕强年轻时在日本帝国大学攻

读经济科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毕业后在

孙中山直接领导的同盟会会计科工作。辛

亥革命胜利后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任职，参

加过北伐战争。1944年因向共产党领导的

抗日武装东江纵队提供情报，被日本宪兵

队抓去拷打至死，曝尸街头。为了让我们

记住这段家仇国恨，从小时候起，父亲就

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父亲在教会创办的香港培正学校完成

了小学和中学教育。1941年高中毕业时，

面对支离破碎的祖国山河，父亲与本校四

位男生决心回到内地昆明，报考国立西南

联合大学，以实现自己科学救国的抱负。

他们5人从香港到昆明，一路翻山越岭，

艰难前行，不幸遭遇土匪抢劫，财物被劫

掠一空，只好集体返回香港。1942年父亲

再次长途跋涉去昆明赶考，最终被西南联

大工学院录取。

战时大学是西南联大的根本属性，学

生的学业与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父

亲就读于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工学院为

使学生毕业出去能够为抗战作具体而实际

的工作，开设了多门适合战争需要的临时

课程，诸如“飞机场设计”“军用桥梁设

计”“堡垒工程”等。父亲非常喜欢这些

课程，而这些课在土木工程学系设为主修

1981 年春节，黄熊（前排右）、郑晏（前

排左）夫妇与孩子们在西 44楼新居合影，后排

左 2为作者黄培

奖时，他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获奖人员名

单中。

1999年1月，孙湘逝世；2013年7月，

李正武逝世。他们在中国人矢志不渝地追

寻“人造太阳”这一宏伟目标的征途中，

如同发光发热的太阳一样，倾注了自己毕

生的心血与智慧，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奠基磁约束聚变造福后世，献身核

科学技术光耀千秋”，李正武、孙湘夫妇

高瞻远瞩、进取创新、无私奉献，为中国核

能与核聚变事业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摘编自《学习时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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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于是转学到土木工程学系。在毕业

前夕，他通过考试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

的含金量很高的建筑师资格证，并终生

从事土木工程的工作。

西南联大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

知识群体。父亲说，西南联大并不因为

战争影响而降低对学生的要求，规定所

有课程不及格不能补考，必须重修。所

以他上课从不敢掉以轻心，都是聚精会

神地听讲，认真地做笔记。如“结构

学”是土木系三年级学生所有课程中最

重要的一门，难度相当大，同学们莫不

专心聆听。那时老师对学生要求极其严

格，每周一次随堂小考，每月都有月

考，同学们都认为是道道难关。学期结

束时的大考，要想获得高分更是不易。

西南联大的教学条件相当简陋，但

是学校从未间断过教学实践、科学研

究、课外考察实习等活动。那时工学

院实习课很多，大一学生每周有一个

下午要去工厂实习，如制模翻砂、打

铁炼钢，都是自己动手。工学院实验课也

很多，由于物质缺乏，条件艰苦，为了节

省实验设备及用品，所开设的实验都是经

过严格筛选认定必不可少的。实验前学生

必须预先制定出详细的实验步骤送审，一

次不行打回重审，直到老师认可方能做实

验。做实验时如果测量数据达不到要求的

精度，老师拒绝签字就必须重做。在这样

艰苦苛刻的环境下，学生们是在用上前线

打仗的劲头来读书的。1945年寒假父亲参加

了在昆明大观楼的水文测量实习，还参加过

其他工程的勘探设计。

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美国飞虎队的空

军基地建在了层峦叠

嶂的昆明，成为越过

“驼峰航线”从印度

向中国提供空运物资

的中转站。在修建机

场时，除建跑道外，

还要建机场塔台、维

修车间、加油站以及

配套的基础设施等，

急需大量的中国专业技

术人员和英文翻译。父

亲在学校的组织下，利
1945 年寒假，联大土木系学生参加昆明大观楼水文测量实习，前

排右起两个水文测量仪中间穿白衣者为黄熊

黄熊学长的西南联大学生证



人物剪影

清华校友通讯90

用暑假参加了巫家坝美军机场的建设，担

任绘图员。一次他负责设计的工程图纸摆

在桌上，恰好被一位美军士兵看到，竖起

大拇指赞叹不已。

教书育人三十五载

1946年父亲从西南联大毕业，先在湖

南醴陵的浙赣铁路做实习生，1947年到北

京大学工学院任助教兼院长秘书。1952年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大工学院并入清华

大学。父亲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历任

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标准化协会工

程建筑标准化委员会木结构技术委员会委

员。一生教书育人三十五载，一直辛勤耕

耘在教学、科研、工程设计和生产实践第

一线，为国家培养和造就了大批高层次土

木工程专业人才，参加过多项国家基本建

设项目，为我国土木工程学科、建筑结构

可靠度教学及研究，对我国近代建筑木结

构设计理论及大跨度木结构施工技术理论

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著有《屋

顶竹结构》《结构可靠度》等专著，编有

《木结构设计规范》等。

小时候我对父亲的工作并不了解，只

知道他是个老师。在“文革”前，清华大

学开展教育改革，鼓励教师使用英语授

课。父亲精通英语，积极响应号召，成为

清华最早使用英语授课的教师之一。为

此，清华教务处召开了全校教学工作观摩

课，要求各系派老师和教务人员前去听

课，评议打分。晚上回到家，我听到在教

务处工作的母亲对父亲说：“大家一致反

映你授课时板书清楚，英语纯正，条理清

晰，举例深入浅出，受到好评。不足之处

是你讲英语的速度比较快，个别学生说他

们既要倾听英语，又要理解课堂知识，思

路跟不上。”这是我对父亲教学工作的一

个清晰的印象。

那时父亲除了备课与写书，还时常趴

在书桌上，在一些建筑工程设计图上挪动

着计算尺，计算着什么，有时甚至通宵达

旦。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承担了学生的毕业

设计和生产实习等教学实践活动，他在细

心地修改学生的设计方案，精心地核对每

一个数据，而这些工作比他自己搞建筑设

计费时费力多了。后来CASIO高级计算器

问世，国内买不到，父亲就托在国外的姑

姑帮他买了一台工程用的计算器，工作效

率大大提高。

20世纪70年代中前期，清华的学生都

是工农兵学员。像父亲这些“反动学术权

威”，一方面要老老实实地接受工农兵的

改造，另一方面还要向他们传授科学文化

知识，角色在不停地转换。但是父亲从未

有任何怨言，都是一丝不苟地备课，深入

浅出地授课，兢兢业业、认真负责。

父亲看到有的学员文化程度低，就主

动提出为他们补习初中和高中的数理化课

程，曾经让我给他借来四五个版本的中学

教科书作为参考资料。他对学生如此关怀

黄熊（后排右 1）与同学参加水文和桥梁测

量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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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至，就是希望他们不要荒废在清华读

书的大好时机，毕业后能为社会主义建

设服务。

我有位兵团战友被推荐到清华土建系

念书，她不知道我父亲的名字。一天他们

班有两堂课由父亲讲授，几个同学在教室

里议论：“你们看课程表了吗？下堂给咱

们讲课的老师叫黄熊！”“那黄熊一定

长得特别胖，体型与狗熊一样……”他们

的声音很大，恰好被从教室外面走进来的

父亲听到，他边往讲台上走边说：“我就

是你们说的黄熊，你们看我长得像狗熊

吗？”同学们哄地一声都笑了，尴尬的局

面一下子就缓解了。那位战友是佩服父亲

的睿智和豁达，作为故事讲给我听的。她

还说：“我们班同学都喜欢你父亲，他平

易近人，学识渊博，谦和包容，没有一点

教授的架子，长相也好，特像孙道临。”

父亲与学生亦师亦友，受到师生们的

好评，许多学生毕业之后，还与他保持着

亲密的关系。改革开放后，高校开始恢复

招收研究生，一些工农兵学员请父亲帮助

写推荐信，其中也有曾经对他出言不逊的

学生。父亲不计前嫌，不但写推荐信，还

建议考分达不到清华录取线的学生报考其

他院校，表现出老一代知识分子宽大的胸

怀和高尚的情操。

父亲一生忠诚于祖国的教育事业，从

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一直担任清华大学

木结构课程的主讲教师，是我国第一代木

结构课程教授。他结合古今中外著名建筑

物的建筑结构和施工技术特点，多次撰写

适合清华工民建、建筑系、水利系等专

业需要的木结构课程教材，编写习题集。

70年代初，随着国际上新型建筑材料的问

世，他不畏“走白专道路”的批评，及时

追踪国际先进的工程设计技术，根据木结

构领域的技术发展与需要，吸收和引进国

外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博采众长，受到师

生们的好评。

作为土木工程专家的父亲

父亲热爱土木工程事业，将毕生精力

献给了土木工程事业。清华发小张建的父

亲、清华土木建筑系教授张昌龄先生曾经

告诉我：“你父亲工程经验丰富，是三大

力学专家之一，国家重要的基本建设项目

的结构工程设计，都要请他参与。”发小

卢琳的父亲、清华土木建筑系教授卢谦先

生也说过类似的话。那时我才理解父亲为

什么受到同事、同行的尊重，并开始观察

起父亲的工作。

父亲除了教书经常出差，每年都要到

建筑工地住很长时间。我特别纳闷，一位

教授去建筑工地干什么？父亲告诉我说：

“一栋建筑的设计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

一部分是建筑设计，负责建筑的外观、

功能、平面立面的布置，也就是老百姓最

直观看到的建筑物。设计师通过建筑表现

图，表达自己的设计意图和理念。第二部

1975 年左右，黄熊（后排左 2）带学生到

工厂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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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结构设计，负责将建筑物的结构承重

体系建立和布置起来，以满足房屋的承载

力、安全、稳定和使用等方面的工作。结

构设计事关建筑结构的受力安全，设计师

负有终身的责任。”

见我不明白，父亲接着又说：“我的

工作是建筑结构工程设计。一旦我参与了

某个建筑项目的工程设计，进入施工阶段

后，我都要抽出时间亲临现场，监督指

导，解决施工中出现的各种技术问题。如

果发现设计图纸中存在问题，还要修改设

计方案。而建筑结构自身的改动是牵一发

动全身的，所以设计者不能离开工地。”

这时我才明白父亲为什么经常在建筑工地

上，那是责任与担当。

1969年春天，我与姐姐被分配到内蒙

古生产建设兵团，不久父亲也被发配到江

西南昌鲤鱼洲清华实验农场劳动。此后我

们再见到父亲时，谈论的话题就从家庭教

育扩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工作谈论得

更多，父亲对他参加的几项建设工程所谈

的感受，对我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

1970年主政江西省的程世清，要在江

西德安县（现隶属九江市）修建一个化肥

厂，拟解决江西农业急需化肥的问题，请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一起承接这项工程设

计，父亲被抽调过去。是年秋天，我与姐

姐到清华干校看望父母和弟弟，大家一起

聊起了各自的工作。我问父亲：“一座小

小的县化肥厂，还让清华大学的教授来搞

建筑设计，不是大材小用吗？”父亲看见

我不屑一顾的样子，告诉我说：“麻雀虽

小，五脏俱全。化肥厂的设计要比电站设

计复杂得多，因为化工生产比别的生产复

杂，要靠外面供应很多原料，需要交通、

运输、包装容器等配套设计，一定要认真

对待，不能掉以轻心。否则设计中的一

个低级错误，就可能造成人命关天的大

事故。” 
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地区因特大

暴雨引发淮河上游大洪水，致使包括两座

大型水库以及58座中小型水库漫坝垮塌，

损失惨烈。事件发生后，父亲承担了国家

重点工程驻马店卷烟厂的建筑工程设计，

很长时间都没有回家。当时河南水灾造

成的损失属于国家秘密，父亲只是简单地

跟我说，水利工程设计比其他建筑工程设

计更复杂，作为设计人员，一定要根据当

地的地形地貌以及相应的地质条件，以科

学严谨的工作态度来设计，不能被所谓的

“多快好省”来左右。

1976年7月，河北唐山发生了里氏7.8
级的强烈地震。那时我们家的楼房也出现

了裂缝，全家人住在学校的操场上。在这

危险的时刻，父亲临危受命，冒着不断的

余震，亲临唐山地震灾区，开展城市建设

与地震灾害的课题研究，实地考察各类建

筑物遭受震害的情况和倒塌的原因。他拍

摄了大量照片，记录了当地建筑物遭受地

震破坏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城市建筑

必须增加预防地震的各项措施》的建议。

此建议后来被北京市、天津市以及一些城

市的建设部门采纳，并在一段时间内，

对所有的危险房屋和建筑物进行了加固改

造，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日后我翻看父亲拍摄的唐山地震照

片，在一片废墟中，只有一栋医院的房屋

完好无损，屹立在原地。我问起原因，父

亲说：“这栋房屋的建筑结构设计合理，

所以能抗拒7.8级的大地震。作为一名建

筑设计师，职业道德不可小视，它关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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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危。”改革开放以

后，我在物资部门和统计部门工作了30
年，手中掌握着大量的国家一类物资的

调拨权，面对各种物质利益诱惑，我始

终牢记父亲的教诲，坚守着自己的职业

道德。

父亲一生负责过多项国家基本建设项

目的工程设计工作，工程经验丰富。他主

设计和参加设计的主要建筑工程项目有：

1965年清华大学四川绵阳分校化学大楼工

程设计，1972年清华大学机械厂工程设

计，1974年北京第二构件厂钢筋车间的建

筑设计以及实验楼的扩建改建工程，1975
年河南省驻马店卷烟厂建筑工程设计，

1976年河北省唐山陡河电厂附属车间复修

工程设计，1977年河北省石家庄火车站工

程设计，1978年山东省泰安火车站工程设

计等。父亲用自己的学识才干和辛勤汗

水，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实实在

在的贡献。

父爱决定了家庭的格局与高度

我外公郑天挺先生（1899—1981）是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他生前在郑

氏家族的几次聚会上说过，在他的四个孩

子中，郑晏的丈夫黄熊实施的家庭教育方

法最好。在我走入社会之后，看到的听到

的多了，才知道自己在家里受到的教育实

属难得。

父亲和母亲一生相亲相爱，从没有吵

过架，他们和谐的夫妻关系为良好的家庭

教育奠定了基础。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在

家里处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凡是不允

许孩子做的事情，他自己绝不做。父亲从

不说教，而是用自己的生活习惯、道德品

行、谈吐举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

使我们终身受益。

父亲一向很重视我们的学习，但他

从不以功课门门满分来衡量我们的学习

成绩，他认为家庭教育应该是培养孩子

的综合素养。他利用周末和假期，陪同

我们观看各种演出，参观游览北京的各

个公园和博物馆。如果说母爱决定了一

个家庭的温度，那么父爱就决定了一个家

庭的格局和高度。在父亲健康深厚的“德

泽育人利物”的教育方法下，我们姐弟三

人走入社会后，始终都能保持善良的人品和

健全的人格，能够很好地融入社会、理解社

会，这为自己的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我到内蒙古兵团时文化程度只有初中

一年级。一天我收到一封厚厚的家信，信

封都被撑破了。打开一看，原来是父亲将

我写给他的信寄还给了我，上面布满了红

笔批文，错别字和标点符号达20多处。父

亲在信中鼓励我说：“你在草原上不要虚

度青春年华，要矢志不移地利用一切机会

学习历史文化知识，可以通过写家信提高

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在任何条件下，不

要随遇而安，科学文化知识将来一定有用

武之地。”1974年，我从内蒙古兵团回到

北京等待分配工作，父亲用心良苦地与我

进行过一次谈话，要求我坚持不懈、持之

以恒地学习。我开始专心致志地学习，终

于考上了大学。大学时我的专业是统计，

毕业后同班同学都感觉统计专业枯燥繁

琐，而纷纷改行。我牢记父亲的话，坚持

遨游在浩瀚的统计数据海洋，经过20多年

的刻苦努力，终于成长为高级统计师和综

合统计数据专家。

父爱如山！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很多年

了，但他的大爱始终指引着我们的人生。


